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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社会的进步，一

种全新的潮流逐渐进入人们的视

野。从北欧的“极简主义”到日本

的“断舍离”，从牛皮纸的礼品包装

到黑白灰的家居装潢，人们越来越

推崇“简单”的生活模式。这一现

象出现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全新

的价值观——通过更“简单”的生

活，让人们从消费中解放，去探求

生活中更重要的价值。

这种对于“简单”生活的追寻

体现在方方面面，以最近流行的

《胶囊衣橱》为例。这个来自澳洲

的“网红”书籍告诉人们，如何利用

更少的衣物获得尽可能丰富的衣

着搭配。通过审视自己的衣橱、明

确自己的目的、划分不同的功用，

将原本杂乱的衣橱整理。再经过

巧妙的构思，12件单品可以完成30

种穿搭，满足了人们各种场合的需

求。在这个过程中，总量看似减

少，但可能性却大大增加。既解决

了都市青年囊中羞涩的经济问题，

又满足了人们的物质需求。借由

“胶囊衣橱”的风靡，可以看到的是

这种“少即是多”的观念为都市青

年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即简单

的生活也可以是美好的生活。于

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改变过去的

生活习惯。我们从每周去逛街购

物，变为 DIY 改造旧物。从沉迷于

大排量汽车，到欣赏新能源汽车。

帆布包和粗陶烧制的器物成为人

们追捧的对象。田园逐渐取代都

市，成为人们旅行的选择。就这

样 ，消 费 行 为 从 追 求 外 在 的“ 体

面”，变为寻求自我的舒适。

这些行为实际上反映了一种

观念的转变，人们逐渐开始从商家

构建的消费主义中脱离，跳出铺天

盖地的“购物节”，转而希望过一种

更为朴实、惬意的生活。人们发

现，原来“简单”的生活令人感到愉

悦。在这里，“简单”生活并不意味

着“勒紧裤腰带”的苦行僧生活，而

是让我们在适度消费、循环利用中

重新审视自己的欲望。

如今，人们亲自体验“绿色”

“简单”的生活后逐渐明白，在减少

消费之后，我们的生活没有变得贫

瘠，反而更加富足。首先，选择了

“简单”生活不仅是让自己的钱包

轻松，更是让自己轻松。正如伊壁

鸠鲁所言：“维持奢侈生活所引起

的烦恼比所得到的快乐还要多。”

当我们放缓为欲望工作的步伐后，

获得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陪伴

家人，情感上的温润是金钱永远也

无法买到的。同时，放缓对欲望的

渴求，也会有更多的机会去关注自

己的内心。虽然我们不会效仿梭

罗一样过极端的简单生活，但也能

“偷得浮生半日闲”，体会一下心灵

的自由。其次，地球的资源是有限

的，无限制的开发和消费，必然会

带来环境问题。我们过上“简单”

生活，就是与无节制的浪费相决

裂。这意味着我们选择了一个美

好的自然生态，也就是选择给未来

的 子 孙 留 下 一 个 无 限 可 能 的 未

来。所以说，“简单”生活为我们带

来了精神上与物质上的双重富足。

“简单”生活不是“单调”生活，

相反，在它质朴的外表之下，隐含

的是对生命的热爱和对自然的关

怀。这种生活是鲜嫩而丰富的，如

同清水涮肉，细品之下，方有无穷

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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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王菊突然变成了自媒体

和公众关注的对象，形成热点。这

一现象绝非偶然，这是大众文化的

活力和可能性的新表征，具有某种

新的标志性意义。

在 对 女 团 选 拔 的 节 目《创 造

101》中，王菊的形象突然成为社会

的焦点，其引人注目之处和独特之

处就在于她所定位的公众形象并

不出众，甚至刻意地标识为形象普

通，难以成为偶像明星。但正是这

一特点变成了她最大的长处。一

种所谓的“普通”女生的特质，没有

“明星范”、没有超越芸芸众生的外

表和特质，一种并无高高在上，让

人不可企及的平民化的特征，一种

刻意强调的“普通”，一种没有刻意

的“美丽”，反而代表了普通年轻女

性强烈的个性化认同。这是一个

新的“中等收入者”社会的新的文

化表征。

这种刻意“普通”激发了普通

的青年的共鸣，无论是长相的“普

通”或状态的“普通”，都是寻找到

认同的特点。她让普通青年找到

了 和 自 己 类 似 的 特 质 ，而 这 种 特

质正是引发社会中的“普通”人群

的 高 度 认 可 和 共 鸣 的 动 能 所 在 ，

也 是 她 引 发 一 波 轰 动 效 应 的 原

因。她的表情、状态、行为方式都

不合乎艺人的“完美”人设。所谓

完美的艺人，往往是普通人渴慕的

高 高 在 上 、不 可 企 及 的 长 相 和 表

现，其造型和举止都有所谓的“明

星相”。王菊的特异性正是在于她

的独特的“普通”，一种邻家女性常

见的举止行为反而增加了她对普

通 人 的 吸 引 力 。 正 是 这 种“ 反 常

规”的“普通”激发了认同和新的可

能性。

同时，王菊也意味着新的女性

意 识 在 大 众 文 化 中 作 用 的 表 征 。

伴随着女性消费者在社会中主导

消费走向和主导文化趋向的能力

越来越强，女性的自我以及无需被

赞赏、从容做自我的想法，随着其

决定消费走向的能力，越来越成为

大众文化的重要的力量。这种女

性意识也让所谓的“普通”获得了

一种认同感，而这种认同感则体现

了新的可能性的空间的展开。这

种女性意识比起男性的传统观念，

显得更加受到公众认可，也更为理

直气壮。

从这一现象，我们可以看到在

网络文化主导的大众文化的风潮

中，人们对于和公众疏离的“明星

范”以及“超级完美”这一神话的厌

倦。公众的趣味和审美在某种程

度上寻求某种“不完美”，某种和自

己的不完美相像的状态，对其产生

一种认同的现象，会成为时不时出

现的潮流和走向。这其实并不奇

怪。现在的大众文化里，往往普通

中等收入的青年占据了文化的主

导的地位，他们想要让和自己处于

相近状态中的年轻人成为代表，这

种新的“代表性”往往超出了原有

大众文化造星的特定限制，形成了

反对娱乐业打造高高在上的明星

模式的新愿望。这种愿望，一方面

是对于原有的造星的完美模式和

炒 作 方 式 的 厌 弃 ，另 一 方 面 也 是

对 于 新 的 、和 自 身 相 近 和 相 似 的

明 星 的 某 种 隐 隐 的 渴 求 ，这 种 渴

求就是要明星和自己取得某种现

实 的 联 系 ，让 她“ 代 表 ”自 己 在 几

乎 不 可 能 的 竞 争 中 获 得 胜 利 ，从

而 给 了自己新的自信和自我认同

的空间。这样的形象和想象，也是

新的网络化的大众文化中具有一

定代表性的愿望。

从这一现象，我们也可以看到

大众文化的多样性和某种内在潜

能，王菊所创造的新的可能性，正是

让普通人能够从中获得积极动力的

所在。王菊爆红的现象，也正是这

种可能性的某种呈现。

因为“油腻中年男”许知远和冯

唐、窦文涛的访谈，有涵养、有主见

的“冻龄女神”俞飞鸿近一年来经常

被送上热搜。人们对俞飞鸿颜值与

谈吐的赞美，其实暗含着这样的陷

阱：第一，大家更多称道的是“女神”

已 年 过 不 惑 、看 起 来 仍 然 这 么“ 年

轻 ”，好 恶 的 标 准 和 依 据 仍 是 年 龄

（够不够年轻），如果俞飞鸿像《三块

广告牌》的女主演麦克多蒙德那样

欣悦于满脸皱纹，可能很多观众会

立马关掉电视；第二，窦文涛等男性

访谈者，不论是在表达真实看法、还

是在为了节目效果扮演普通群众，

他们指向的有关婚恋、变老等等问

题都在时刻提示着我们，不再那么

年轻的人（女性）在生活中要面对的

种种不友好与困境。

世界卫生组织尚且将对“老年”的

定义拉长到65岁以上，而年龄歧视——

更加年轻的人对于不再那么年轻的

人的歧视（我们甚至无法给这种荒

谬的歧视一个更加严格的定义），在

当今的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社会都显

得尤其尖锐。不管是在娱乐圈还是

在普通职场，不管是在用工招聘的

现场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不再那么

年轻”仿佛成了一种原罪，它意味着

你守旧、笨拙、“土”，于是无来由地，

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的抱怨：25 岁

还没有男朋友就是恐怖的，结了婚生

了子的女人就是没有魅力的，爷爷奶

奶带孩子就一定是不科学的，跳广

场舞和听摇滚相比就是低端的……

而在音乐节等文化活动场所，你则

鲜 能 见 到 一 个“ 不 再 那 么 年 轻 ”的

人。互联网的普及与消费主义的盛

行 ，更 是 将 这 种 年 龄 歧 视 推 波 助

澜。“键盘侠”以年轻人居多，唯“流

量”马首是瞻的市场要取悦的，当然

也是那些还未曾体味何谓成熟与老

去 的 年 轻 人 。 那 些“ 年 轻 人 ”不 知

道，他们歧视的正是未来的自己。

粗暴地以年龄为依据的歧视毫

无来由，且经过了传媒与网络的夸

张变形。对年龄的歧视和对年轻的

自以为是，不久前被来自西班牙的

时尚趋势分析师 Raquel“暴击”——

在中国长期拍摄了神态和衣着各异

的 中 老 年 人 之 后 ，Raquel 分 享 道 ：

“我对年轻人不感兴趣，他们总是穿

的一样，而老年人总能带给我新鲜

感。”年龄歧视背后是从衣着到人生

追求的彻底的不自信与全面平庸。

一个人不可能永远占据和守卫生理

意义上的年轻，而一个社会各个行

业的中流砥柱和“把关人”，则往往

是也必须是生理意义上并不那么年

轻的人们。

能够保有好奇、与时俱进的是心

态，不是“十八岁”。破除年龄歧视的

迷思，全社会都亟待抛开莫须有的年龄

枷锁，解锁“无龄感”。社会大环境应做

到不因年龄而歧视任何分工与职位、

性别与人生选择；而我们每个人，都应

俱怀“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

里”的勇气。王德顺 80 岁上 T 台走

秀，秦怡满头银发出演电影，许渊冲

年过耄耋仍能醉心于翻译……莫须

有的年龄歧视，不能成为让我们被画

地为牢的理由；“有名”“有钱”并不构

成拥有“无龄感”的必要条件。健康

的生活方式、认真努力的生活态度、

“不服老”的精神追求，都是无价而易

得的。对自己有信心而负责任，对生

活有热情而能执着，对明天有要求而

有 行 动，就可能超越“年轻”而抵达

青春精神的常在。当然，如果“倚老卖

老”，完全因为什么活动或想法“太年

轻”“幻稚”或“跌份儿”而主动将自己

拒之门外，就是另一种作茧自缚了。

青春当然值得歌颂和追忆，整个

社会和每个个体，若能不在年龄上画

地为牢，才是更值得赞美的。

“我始终相信，选对鞋子的人可

以统治世界。”世界著 名 歌 唱 家 贝

蒂·米德勒的这句话不无戏谑。但

是这样一个引领风潮的艺术家，对

时尚非凡魅力的体验却完全真实。

近期，在首都北京就有两场与时尚

相关的活动，引起舆论和大众的热

切关注。一是在恭王府举行的 2018

“锦绣中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服饰秀”，一是“五维记忆——中国非

遗创意秀”。这两场活动有一个不约

而同之处，就是都尝试把非遗元素融

入时尚的设计和表演之中。

“锦绣中华——中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服饰秀”，连续组织了包括“艺针

忆绣”“白鹭为霜”“苗净千寻”“布衣

经纶”“云想彝裳”“木真湘韵”，以及

非遗跨界音乐剧“白蛇惊变”等 11场

服饰秀。在古色古香的殿宇、廊柱、

红墙黛瓦之间，在炫丽变幻的光影交

错之中，一位位或婉丽袅娜，或高峻

冷艳的模特，从观众面前从容自信地

走过，苗绣、蜡染、亮布、挑花、手推

绣、青瓷、京绣等国家级非遗项目中

所提炼出来的技术和艺术元素，或热

烈奔放，或玲珑雅致，自然和谐地融

入模特的着装和佩饰之中，在灵动的

躯体上散发出迷人的活力。

“五 维 记 忆—— 中 国 非 遗 创 意

秀”，以秀命名，其实完全是一台将

高科技元素与经典舞台艺术融合的

大戏。这场完全突破了镜框式舞台

限制，以 360 度浑天式体验为主要呈

现方式的戏剧，在宇宙爆炸的背景

中展开阴阳天道的情节叙事。阴、

阳在故事中成为两个戏剧主角，他

们本来和谐自然地生存于宇宙间，

他们的巨大能量让世界林木葱茏、

鸟语花香。当他们对鲜花姑娘的爱

情发生冲突的时候，整个宇宙开始

天崩地裂、电闪雷鸣、狼烟四起。正

是在这样激动人心的故事中，蒙古

长调、冒顿朝尔、马头琴、艾捷克、箜

篌等 27 项中国非遗次第嵌入其中，

融入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和人物情

感的张弛变化之中。

这两场都被坊间认为是一票难

求的大“秀”，分别以服饰文化和新艺

术形态为载体，展现出非遗活化的多

样化维度和引领时尚的深厚潜力，对

于非遗的当代传承和未来发展颇具

启发意义。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非遗筚路

蓝缕地创造了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

经验。

至今，我们已经建立了以“保护为

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为

原则的“国家—省—市—县”四级保护

体系，建立了代表性项目和代表性传

承人制度。目前我们整理发掘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已达 87 万多项。

目前我们的着力点在于，在继续加

强保护力度的同时，辩证处理好保

护和利用的关系。今年的“文化和

自然遗产日”，非遗主场活动的主题

是“多彩非遗，美好生活”，国家倡导

在大众生活中激活和运用非遗的主

旨灿然可见。既然如此，从非遗的

角度，关注时尚、了解时尚、走进时

尚，与时尚共舞就不仅是可能而且

是必要的选择，因为时尚正是最新

潮 的 生 活 标 志 。 时 尚 所 涉 及 的 服

饰、家具、建筑、器物、交通、通讯、休

闲、艺术等广泛的生活方式，都是非

遗元素可以大胆融入和充分运用的

领域。非物质文化以人的技艺和活

动为标志，本身和人们的生活体验

是密切交织的，我们需要的是以当

代的美学追求、场景运用和生活便

利为引导，将非遗元素以鲜活的灵

感和充沛的激情，自然地植入人们

视听起居的细致体验之中，并不断

创造新的迭代方式，从而使得博大

精深的中华文化，在同时代生活的

激荡之中，发挥出温润人性、涵养人

文的重要作用。

一代文豪歌德说：“所谓时尚就

是目前的传统。传统都带有某种必

要性，使人们非向它看齐不可。”追求

美好生活，已日益成为从上层设计到

百姓生活的普遍自觉。以非遗为代

表的传统文化与当代时尚的融合创

新，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惟

其如此，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华文

明才有可能开辟出一片生机盎然、万

物竞秀的阔大气象。

让非遗与时尚共舞
杨晓华

走向简单而丰富的生活
高 兴

艺术人类学是上世纪80年代由西

方传入中国的一项研究方法，也可以

称之为是一门学科，主要是以人类学

的角度研究社会的艺术现象。其经

历了三个十年的变化。第一个十年

可以称之为准备期，主要是翻译介

绍；第二个十年可以称之为实践期，

主要是借用这一研究方法做田野考

察，研究中国本土的艺术现象以及与

艺术相关的社会现象；第三个十年可

以称之为成熟期。所谓的成熟期即

开始建立中国自己的艺术人类学本

土理论，同时研究方法和目标也趋于

明确与成熟。

如何用一句话来概括中国艺术

人类学的研究特征及目标，这是笔者

一直在思考的，通过思考我认为用

“迈向人民的艺术人类学”也许会比

较妥当。这是由费孝通先生的“迈向

人民的人类学”这个词所转借过来

的，这是 1980年 3月费孝通在美国丹

佛接受应用人类学学会马林诺斯基

奖的大会演讲题目。那个时候中国

刚刚改革开放，百业待兴，学术界也

一样充满着走向未来的热情与对过

去的反思。在这样的背景中，费先生

说了如下的一段话：“我从正面的和反

面的教育里深刻体会到当前世界上各

族人民确实需要真正反映客观事实的

社会科学知识来为他们实现一个和

平、平等、繁荣的社会而服务，以人类

社会文化为其研究对象的人类学者就

有责任满足广大人民的这种迫切要

求，建立起这样一门为人民服务的人

类学。”他还说：“我立志要研究中国社

会到今天已有五十年了，科学的、对人

民有用的社会调查研究必须符合广大

人民的利益；也就是说真正的应用人

类学必须是为广大人民利益服务的

人类学。这就是我在题目中所说的

人民的人类学的含义。”可以说，他的

这一理想和这样的研究方式影响了

整个中国的人类学界，同样也影响了

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发展。

追根溯源，中国艺术人类学能够

走到今天，与费孝通先生的支持与帮

助是分不开的，因为中国艺术人类学

学会的成立就是由他建议的。其缘

由是，费孝通先生在晚年，从早年关

注的“志在富民”开始转向关注“富了

以后怎么办”的问题。早年他关注

“志在富民”是希望中国人能摆脱贫

困 ，到 晚 年 他 关 注 的 是 中 国 人“ 富

了”以后如何过上“美好的生活”。

所以他说：“我所致力的还只是要帮

助老百姓们吃饱穿暖，不要让他们

饥 了 寒 了 ， 这 一 点 我 可 以 体 会 得

到。但再高一层次的要求，也就是

美好的生活，这是高层次的超过一

般的物质的生活，也是人类今后前

进的方向，我就说不清楚了。但我

能感觉得到，所以要把它讲出来，而

且把它抓住，尽力推动人类的文化

向更高的层次发展，也就是向艺术

的境界发展。”

他认为“美好的生活”就是向“艺

术境界发展”的“艺术化的生活”。对

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他认为，只有艺

术人类学的研究才可以担负此任。

所以，老先生生前关心艺术人类学的

研究，也首先是从关心人民的生活和

中国社会的发展开始的，这与他的

“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的目标和理想

是一致的。现在回想起来，当年费孝

通先生的许多学术思想是非常高瞻

远瞩的。如他所说的，社会将会进一

步向艺术的境界发展，因此，艺术化

的生活会成为未来人们努力追求的

方向。他当年讲的话，在今天的确成

为趋势了。笔者也已经关注到了这

一问题，所以在文章中曾提出了“审

美性的现代化”的问题，并认为，“审

美性的现代化几乎成为了后工业社

会的某种标志，而审美日常生活化也

成为许多哲学家和美学工作者热衷

的话题”。笔者关注到这一问题，也

是在景德镇和“798”及宋庄的田野考

察中意识到的，但回想起来，费孝通

早在十几年以前就提出了这一问题。

另外，针对这一问题，他还谈到：

“我们现在应当讲的还是科技，是讲

科技兴国。但我们的再下一代人，可

能要迎来一个文艺的高潮，到那时可

能要文艺兴国了，要再来一次文艺复

兴。”当今，费先生提到的“文艺复兴”

气象也已经呈现出来。近年来在笔者

以及笔者带领的课题组的考察中，已

经看到全国许多地方如景德镇、宜兴、

镇湖、莆田等都已经出现手工艺复兴

的现象，而且这种复兴并不仅仅是由

当地艺人所主导的，而是由许多外来

的年轻的艺术家们与当地艺人共同主

导的。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具有艺术

象征符号的手工艺品具有广泛的市

场，也就是说，当代的人们正在利用艺

术符号以及艺术象征体系在复兴中国

的传统艺术及传统手工技艺，进而达

到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目的。笔者认

为，这一传统中华文化的复兴，并不是

让我们回到过去，而是“重新挖掘我们

传统中的有用基因，在当代的土壤中

培育出新的文化”。

费先生还说：“现在我们人类的

文化要发挥精神上的享受，发挥情绪

上的感动，朝着这条路线走，最终还

是要走到一个艺术的世界里去，这就

是人类最终的追求。我想，这就是人

类文化的最后导向，导向美好世界的

追求，这也就是你们艺术家要出的力

量，要指导文化的发展。”在这里，他

向艺术家提出了一个任务，这个任务

就 是 参 与 社 会 导 向 美 好 世 界 的 追

求。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在当今社

会，艺术家不再只是一个远离社会进

行独立创作的群体，许多艺术家都在

积极地参与新的社会建构，无论是在

城市还是在乡村都出现了新的艺术

区。这些艺术区的出现不仅改变了

当地的文化生态，还带动了其所在地

的文化和旅游产业，不仅如此，还有

许多艺术家参与了当代的乡村重建

工作。在民国时期这是由像梁漱溟

和晏阳初等一些关心社会发展的知

识分子所做的工作，而今天却成为了

艺术家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在参与的

一种新的广泛的社会实践。

以上的这些与艺术有关的现象

都需要有学者参与，并进行研究和梳

理，为国家的发展提出新的思路和新

的理论框架。如果中国艺术人类学的

学者们参与了这样的一些研究和田野

考察，我们就是进入了费孝通先生所

提出的“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的研究道

路。因此，笔者认为，今天我们对费孝

通先生的艺术人类学思想的梳理是非

常重要的，其让我们看到，由于费孝通

先生学术思想的引领，中国艺术人类

学一开始走的就是“从实求知”的田野

之路，走的是“迈向人民的艺术人类

学”的研究之路。

党的十九大会议上，习近平总书

记在报告中发出了建设“美丽中国”

的号召，“美丽中国”要有“富强中国”

作为基础，还要有美好的生活情趣与

美好的生活形式来彰显当代中国人

的精神面貌，来体现新的中国式创造

性的文化生活。正因为如此，笔者期

待，中国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将会在建

设“美丽中国”，建设“美丽乡村”的过

程中，不断做出新的理论总结和独特

贡献。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

类学研究所所长、中国艺术人类学会

会长）


